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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個M+幕牆數碼委約作品《摸魚行大
運》正在展示中。
《摸魚行大運》是一個數碼互動作品。通
過遊戲的形式，體現現今網絡世界的縮影和
社交平台讓現代人「機不離手」的特點。作
品由阿姆斯特丹的互動媒體設計工作室Mon-
iker創作，探討社交媒體的吸引力，以及一直
保持「在線」的生理和心理代價。遊戲為觀
眾帶來難以自拔的遊戲體驗，並就此探討觸
屏成癮的荒謬與其中的問題。
《摸魚行大運》將玩家的智能電話與M+

幕牆相連。玩家
可以透過登入
touchforluck.com
與M+幕牆上的
幸運魚塘連結，
也可與其他也在
觸控屏幕的玩家實時互動。
《摸魚行大運》將於即日起至2月27日期

間，每晚7時至10時在M+幕牆展示。2月28
日至3月28日期間，則會每晚7時至9時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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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壬寅虎年新春佳節來臨，希慎興
業聯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呈獻《壬寅
說虎慶新春》，帶來一系列畫作和文化
藝術活動，推廣中國文化中影響深遠、
異彩紛呈的嶺南文化。
是次活動以象徵吉祥豐足的竹林打造

清逸恬靜裝置，讓大家於清雅脫俗的氛
圍中細賞以數碼化及不同方式來呈現的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覽《壬寅說虎》
中精選展品。近10幅畫作遍布於利園
區不同位置，包括嶺南畫派大師高劍

父、高奇峰的代表
作，以及蘇仁山、
居廉、丁衍庸等多
位著名廣東畫家的
作品。作品中虎的
各種姿態和風格讓我們窺探時代變遷，
領略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匯聚的魅力。其
中鄭家鎮《貓虎宗親圖》、高奇峰《夜
嘯》和張善孖《伏虎》三幅作品更獨家
以新穎生動的數碼方式，活現畫作中老
虎的微妙神態，或目光如炬，威武雄

壯，或佻皮嬌俏，可愛可親，傳統名作
在現代演繹下頓時變得栩栩如生。
日期：即日起至2月28日
地點：利園一期辦公大樓地下、希慎廣

場9樓Urban Sky 及利園一期及
利園二期天橋

利園區聯乘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壬寅說虎慶新春》文化活動

M+幕牆牆展示首個數碼委約互動作品
《摸魚行大運》

《最後一夜》改編自白先勇《台北人》系列中的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從業二十年的領班

舞女金兆麗（金大班）即將離開舞池，嫁作他人婦。
白先勇寫金大班，寫她的三段感情的流轉，寫她表面
爽辣霸氣，內心也有着滄桑的傷口。她所經歷的人情
冷暖與失落流散，是那個時代中女人共同的悲傷。
舞作的概念、編舞梅卓燕擅長刻畫女性情狀，曾不
只一次在訪問中提到早在合作《舞．雷雨》時就覺得
華琪鈺身上有獨特味道，是飾演金大班的不二人選。
問華琪鈺怎麼看，她哈哈大笑：「說實話我剛開始的
時候覺得，我怎麼會像金大班呢？她是舞女嘛，我平
時的形象應該比較像蘩漪（《雷雨》）那種富太的感
覺吧，我是只要一出門一定要打扮很漂亮，一定要穿
高跟鞋噔噔蹬蹬這樣走的。所以我心裏也沒有多想，
只是覺得很好，如果有機會我可以去試一下另外一個
種類的角色。」
為了演繹金大班，華琪鈺翻出小說和電影。「剛開
始的時候其實很膚淺，就覺得這個好像我們平常在電
影中經常會看到的一個女人的心路歷程。通常都是和
富家子戀愛，肯定是失敗收場，然後最後嫁給一個有
錢人。電影中的舞女好像都這樣。」後來開始排舞，
再把小說翻一遍，裏面的一句話「四十歲的女人沒有
工夫談戀愛。四十歲的女人連真正的男人都可以不要
了。」突然擊中了她。「這一刻，感受很深。」她
說，「不是說女人的悲哀在這裏，而是社會上對女人
有好多框框。對女人，一定有年齡上的限制，一到老
了就必須怎樣怎樣。對男人就沒有，老了可以繼續結
婚、生子、做事業。可是對女人限制很大。金大班這
個人就讓我感覺到，小說不是停留在膚淺的三段愛情
故事中，而是講了很多社會的現實和價值觀。金大班
在當時的社會已經算是比較獨立和有自己思想的女
性。」

抽象又不抽象
舞作沒有像敘述一個故事般去建構，華琪鈺形容小

梅的創作又是劇，又是故事，「結合一些當代的手
法，在抽象與不抽象間去說。」
舞蹈的編排融入了許多六七十年代流行的舞種，用

牛仔舞、華爾滋和探戈來描繪金大班與三位情人之間
的關係。對華琪鈺來說，其中的挑戰是在動作與心
境、表情上要有反差，例如金大班與初戀月如共舞的
一段，如同走入回憶，引申出舞蹈。「那一段其實是
兩個人黏在一起很恩愛甜蜜的動作，可是音樂用的是
《情人的眼淚》，『為什麼要對你掉眼淚……』歌詞
是很悲傷的。於是動作很甜蜜，臉上的表情和心境卻
要是無奈虛幻的，要讓觀眾知道這個是你的夢，是回
憶。對我來說，拿捏這個是比較困難的。」

鬥不過老天？先準備自己
由於疫情的原因，《最後一夜》的演期三次被提上
日程，又三次被迫推遲、取消。對觀眾、對創作者，
都是磨練。
「我從第一次時的興奮，到第二次時變成期待，到

現在這次，則是很平靜。」華琪鈺緩緩呼出一口氣，
「包括疫情，我覺得這兩年，讓人的心境上面成長很
多。我發現一件事情，好像人不能和天鬥。很多事情
你覺得一定要做，可是天不給你就是不行。那鬥不過
的時候，能做的就是做好你應該準備的事情，等到老
天願意給你的時候，才可能拿得出來。」
數次取消又復排，往樂觀方面想，華琪鈺覺得好像

有機會一遍遍造訪金大班的世界。她回憶當時第一次
開始排舞，自己很興奮，但只是一股腦地排排排，
「死練這樣子，還沒有很深入地揣摩到裏面的東
西。」到第二次，心情變得平穩，這時舞作的框架已
經搭好，自己反而有時間再回到文本，去比較每一段
舞段和文本的聯繫。到了這次，有了沉穩的心境和熟
練的動作基礎，就可以再深一層去打磨，「包括揣摩
對手，他們的心境和感覺，想着自己要怎樣去回
應。」
「不論對於創作者還是舞者，時間永遠是最有利的

條件。」華琪鈺如此說道，她安慰自己，可能老天爺
是覺得之前的她還沒準備好吧，於是她只能意志堅
定、堅持紀律，照樣排練，照樣揣摩角色，等到可以
開演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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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人》講述異鄉人的漂泊。金大班從上海流轉
到台北，打拚、生根。華琪鈺差不多18歲就來到香
港，讀書、進舞團、結婚、生子，一直跳舞……問她
有沒有覺得自己是「異鄉人」，她說：「18歲來香
港，我一直就是異鄉人在這裏打拚，可是到今天，到
現在，看他（白先勇）的這些東西，我已經覺得好自
然，不會覺得『異鄉人』這個東西給我特別突出的感
受。」
早年時在台灣，華琪鈺喜歡中國舞，當時她有兩個

選擇，到澳洲學現代舞，或是來香港學中國舞。因為
考慮到語言、文化、生活的適配度，她選擇了香港。
「因為我的英文真的爛到不行，」她大笑，「而且香
港始終是華人社會，吃東西什麼的應該比較適應。」
卻沒想到來到香港，哪裏都不適應。「連泡麵都吃

不慣！每次有機會回台灣，行李裏都是台灣的零
食。」適應住宿環境更是難上加難。「以前在台灣看
港劇，那個房子好大好漂亮，來到簡直是慘不忍
睹！」她記得當時5個台灣的同學要擠在一個二樓屋
頂的僭建建築中，她和另一個同學同住一屋，放不下
床，唯有買兩個床墊腳對着腳放着睡。就這樣，兩張
床墊連接處還得疊在一起才能放下。「就覺得好慘，
怎麼差那麼遠啊。」她笑着回憶。
學校的訓練也不一樣。在台灣時，中國舞的訓練比

較像戲曲的毯子功，飛腳、翻滾，基礎課也是像京劇
武生一樣勾着腳往上踢。香港演藝學院的中國舞訓練
則偏向民族舞，有各種風格，基礎課有芭蕾元素，在
手位和身體上又做調整。所有的這些都要一一適應。
「而且剛來的時候可能是發育期，我就很胖，已經

吃很少還是很胖。」她笑，「在台灣我們現代舞的練
習是瑪莎．葛蘭姆體系。它是力量型的，所以我的大
腿都是這麼粗。來到這邊，我記得最清楚是老師指着
我和另外一個同學說：你們班你們兩個最胖，一年後
看你們誰先瘦下來。我覺得受到好大刺激，從那時起
整整一年，每天只吃晚上那一頓，結果一年下來真的
瘦了。」
對自己也太狠了吧！「我的性格就是這樣，決定要

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做。」看現在舞台上的華琪
鈺，充滿柔韌嫵媚的女人味，哪能想到她有「大腿這
麼粗」的時候？
一邊忙學習，一邊忙着適應香港的生活，直到離開

學校加入香港舞蹈團工作了兩年後，華琪鈺終於覺得
自己在香港生了根。「我反而覺得這裏是我的家。」
她說，「因為我開始懂事，開始向社會學習人際關係
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在這裏發生的。」

香港舞蹈團改編自白先勇小說

的舞作《最後一夜》可算是近兩

年來期待值最高的演出之一，無奈因為

疫情，演出數次延期，成稿時剛收到舞

團消息，本來定於2月中的演出又將再

度取消，未來安排待定。

如同赴一場誘人的約會，越是心急火

燎，越是偏偏阻隔橫生。

擔綱主演的香港舞蹈團首席舞蹈員華

琪鈺，與金大班的故事斷斷又續續。

「好像人不能和天鬥。」她坦然笑笑。

鬥不過老天時，只能平穩心境咬緊牙

關，做好自己應做的準備。「等到老天

願意給你的時候，才可能拿得出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香港舞蹈團提供

你是異鄉人嗎？

跳舞多年，華琪鈺說自己有兩次關鍵的轉變，一次
是和她的先生黃磊一起，第一次在香港舞蹈團「八樓
平台」編創作品。「那是我第一次接觸純現代舞的動
作，才發現，原來現代舞可以這樣跳，這個更適合
我，可以發揮我的長處。」另一次則是參與《舞．雷
雨》。
「這次經驗讓我整個思想改變，原來不是不停做動

作就代表舞蹈很好看。排《舞．雷雨》的時候，是我
第一次在舞蹈中有一個這麼明確的角色。」她記憶猶
新是當時的導演、戲劇指導鄧樹榮指導舞者，從不解
釋場景的細節，「只是說，比如：你向遠方看，看10
秒鐘，低頭看你的那碗藥，然後再看觀眾1秒鐘。他
和以前的導演不一樣，以前導演會很詳細講戲，他不
會。我馬上明白到，原來你的抬頭低頭眼神看到哪一
方，這麼細微的動作已經表達到好多情感在裏面，並
不需要手上很多動作來表達『這個藥我不想吃』。而
且那個感覺是更能深入，因為是自己由裏面發出來
的。」動作一定要從心而動，這是華琪鈺最深的體
會，不然若只是單純完成動作，別說觀眾了，舞者自
己都會不明所以，「會覺得我在幹嘛啊？好假。」
華琪鈺說，做舞者，打開腦子很重要。「做舞者其

實很『可憐』，你在年紀很輕身體條件很好的時候，
腦子的觀念卻可能還沒打開。老說跳舞的人是四肢發
達頭腦簡單，其實不是，頭腦要很好才能控制你的手
手腳腳，還要分開做臉上的表情。」《舞．雷雨》正
打開了她的認知，開拓了觀念，「什麼叫舞蹈？做動
作的時候要從哪裏走？說實話我現在每次跳舞都很
累，因為需要從心裏面出來帶動動作，要不然會覺得
不知道動作在幹嘛。」
走心很累，不斷去問「為什麼」也很累。但這時刻

不偷懶、不鬆懈的「掏心掏肺」，才給了觀眾一個質
感醇厚的華琪鈺。近兩年來，從《紫玉成煙》到《九
歌》，她的演繹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再到好事多磨
的《最後一夜》，希望再有驚喜。
等待金大班，期待華琪鈺。

誰說舞者頭腦簡單？

《最後一夜》
因應最新公布的防疫措施，場地將延長關閉至2月17日，故此《最後一夜》演出將取

消。有關退款安排詳情，以及節目的最新安排，請留意香港舞蹈團Facebook 專頁公布。

◆◆舞作穿梭回上世紀六十年代舞作穿梭回上世紀六十年代。。

◆「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

◆香港舞蹈團首席舞蹈員華琪鈺在《最後一夜》中擔綱主演。

◆《最後一夜》改編自白先勇的短
篇小說《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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